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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0岁那年，我家从原先居住的巡司巷(正式名称叫
中山横街)搬到了便河东街。那年月，在我家新居北侧的
30来米的地方，有处便河东小学，可住下来后才发现，左
邻右舍但凡在那所学校读书的小伙伴，从来没有以这个
正式称呼叫过它，开口闭口总是说“安荆小学”。后来，我
长大后，才知道这所学校，居然就是古沙市“十三帮”之安
荆帮的会所旧址，旧名叫“安荆书院”。

当我在安荆书院的旧址上看到便河东小学时，它的格
局已是相当有限了。校园内两排外走廊教室，大约也就十
来间；操场不大，也就是南北两侧各树一个篮球架。唯一
可以称道者，也就是校园南侧一间白墙青瓦的大屋子。当
时发现，它因开间宽、进深大而被隔成两间教室，而审视起
来看，它应当是这所座东朝西安荆书院的南厢房，其开间
如此规制，足可见当年安荆书院的气度不凡。

实际上，所谓安荆帮，就是本土商帮，也就是清代荆
属八县如江陵、公安、石首、监利、松滋、枝江、宜都和远安
等各地商人设在商埠市镇沙市的商帮。这所安荆书院，
也就是清朝末期本土商人们岁时节庆、聚会宴饮时活动
的堂口。

便河，是荆州本土的一条内陆河道，它所沟通的水系
可达江陵、公安、石首、监利、松滋、枝江、宜都和远安等
地，估计便河之“便”的称呼，就是这样来的。在许多学者
的著述中，它还有个“学名”，以其连接沙市与沙洋两地，
故被称之为“两沙（沙市、沙洋）运河”。它是中国古代连
通长江与汉水的一条人工河，据说其最早由西晋镇南大
将军杜预所主持开凿；到了东晋时期，另有当朝权臣镇东
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
荆州刺史的王敦，也在前代的基础上对河道进行了整修
与疏挖。总之，作为汉水自中线地区连通长江的一条运
河，便河确实起到便利舟辑、服务商旅的巨大作用。在当
年靠着人工摇橹、撑篙带拉纤而方可溯江西上的水运条
件下，帆船从汉口入沔水，再经这里经拖船埠入川江，要
比走长江近500华里的水程，且可免去下荆江“九曲十八
弯”的往复绕道之苦……总之，在轮船进入长江航道之
前，能够在沙市便河的大码头处划块地皮出来兴建会馆
的，恐怕也唯有荆州本土的安荆帮才可办得到。

自然，当我家住进便河东街时，沙市便河的大码头早
就萧条、破败了下来：河道壅塞不堪，岸边垃圾成堆，水面
乌黑发臭，码头坍塌废圮……我家住的那处居宅，古时即
为铺面，由于正对着西边，夏日炙烤，热如蒸笼，家人便将
那排门取下来，敞开屋面乘凉……想来在若干年前，这屋
子买卖双方交易往还，必定是热闹无比的一个去处。

儿时淘气，那会儿有天不记得是犯了什么错，母亲扬
言要胖揍我一顿。我不敢回家，却又没胆量跑远，便躲进
便河东小学西侧的一座大屋子里。到了晚上，又饿又困，
心里还很有些害怕，懵懵懂懂地靠在屋角睡着了。也不
知到了什么时候，迷糊中像是听到母亲探门进来，正叫我
的名字。我心头一热，出门自首……那顿打是免掉了，只
是从此晚间没再进过这黑沉沉的大屋子。后来，我反复
打量过它，这屋子开间十分宽大，进深总有10多米，那年
月聚集着10来个工匠，在这里用毛竹做一些日用杂件，如
板刷、酒提、坐椅之类的器物，门口还有个招牌，叫“沙市
竹木器合作社”。大约那里面存放的工具和材料都不值
钱，再说在那个时代，也真没人敢做小偷，所以晚间通常
都不锁门。较为令人注目的是，在它的大门外左右两旁，
各有一尊上马石。

我成年之后，从书中才知道这屋子是古沙市的老郎
庙！据清顾铁卿《清嘉录》称：“老郎庙，梨园总局也。凡
隶乐籍者，必先署名于老郎庙。”依照通俗的解释，老郎庙
是旧时代戏班子供奉祖师爷的场所，同时也是戏班艺人
的行帮组织机构。大约正是因为这是古代艺人“行帮会
所”的大本营，所以在沙市直到改革开放的头些年，京、汉
剧演员宿舍，就都在古老郎庙的西侧后方的地面上。

后来，多读了点书，发现国内好多古城里均设有老郎
庙，其最为瞩目者，当数苏州，其老郎庙“属织造府所辖，
以南府供奉需人，必由织造府选取故也”。在苏州城里，
惟织造府的权势最盛，由该府主持打理老郎庙，自是财大
气粗。那么，沙市的老郎庙为什么竟与安荆帮的会所同
居一处呢？

原来，明朝时期在荆州府一带发育并成熟起来的楚
调艺术，是为后来的汉剧之祖，只是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
延绵发展了数百年，至清代中后期才正式形成汉剧；而早
先的楚调，即为如今被称之为荆河戏的地方剧种。直至
到了民国年间，汉剧艺人仍视沙市的老郎庙为其祖庭。
如此说来，由荆州府所属八个县旅沙客商组合而成的安
荆帮，自然也就成了楚调、或承其衣钵者汉剧最主要的施
主了。

现在回想起来，原沙市的“大戏园子”(正式名称叫人
民剧场)建在古老郎庙的斜对面，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2000年的时候，沙市修建起了沙隆达广场，古老郎庙
的一切遗址，均在这使之焕然一新的工程中堙没殆尽。
今天走到那块地方去看，偶然发现在旧便河东街的方位
处，高楼顶端正矗立着“温州会馆”四个大字，而古老郎庙
的遗址就正位于其前边两个字的底下。想来，眼下的“会
馆”仍旧还是会馆，只是原有的“安荆”古风，早已被人们
淡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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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荆州人爱吃，能吃，有得吃。从想当然的角
度来说，大概是因为荆州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流动人
口频繁，南腔北调自然众口众味，地理上处于南北之
间，互通有无，没有吃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南米北
面”兼而有之，“南甜北咸东酸西辣”博采众长。

其实，荆州不过是“吃货中国”的一个缩影。窃以
为，中国文化就是吃文化，我们就是“舌尖上的中国
人”。《汉书·郦食其传》不是早就说过，“民以食为天”
嘛。当时，匈奴人被汉军杀的退走漠北，哀叹“失我祁
连山，使我牛羊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
色”，一食一色，游牧民族看得简单透彻。不过，中原是
农耕社会，即便牛羊，也有炒、爆、炸、烹、溜、煎、烩、扒、
烧、炖、焖、氽、煮、酱、卤、蒸N种做法。中国人对于吃
的执着，孔老夫子已有言在先：“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
焉。”他甚至还将吃饭列入人生重要的享乐，说什么“食
不餍精，脍不餍细”。

在众多出土文物中，有一类十分重要的文物
——“吃文物”。简单地说，就是食材和吃喝使用的
器具。

在中国，最为重要的食物无非是“米”，旱作的粟米
称为小米，水生的稻米是为大米。但是，最早在考古发
掘中发现史前稻作遗存的，则是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
家安特生，他于1927年在距今约5000年～7000年间
新石器时代河南渑池县仰韶村仰韶文化遗存中，发现
了陶片上的稻谷印痕。

此后，中国考古学界一次又一次刷新了世界和中
国稻作起源的时间记录。

1970年，浙江河姆渡遗址出土了7000年前的稻
谷，证明了稻的栽培起源于中国；

1993年，又在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发现了世界上
最早的古栽培稻，距今约14000年～18000年。

每一次的考古发现，都将水稻的栽培历史向前延
伸。据不完全统计，我国距今4000年以前的史前稻作
遗存已发现173处，是世界上发现这类遗存最多的国
家。在这173处史前稻作遗址中，仅湖北、湖南两省的
就有57处之多。其中，荆州市有监利福田、柳关和松
滋桂花树、荆州毛家山、阴湘城及公安王家岗等。

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随园食单》中引用过一句
“古人云”的古语，“美食不如美器”，他是要说美食需配
美器，求美上加美的效果。而在荆州博物馆里，就收藏
了大量的用来盛装食物的文物，鼎、鬲、豆、罐不一而
足，釜、敦、簠、甗蔚为大观。

正如旅美作家李麦逊在《舌尖下的中国》一书中所
说的，“中国每一次轰动世界的考古发现，不是思想，不
是科技，而是中国的食文化!发现一个地下城堡，挖掘
一个陵墓，不论主人是王公贵族，还是黎民百姓，死后
的殉葬品，都以盛装食物的金、银、铜、陶、瓷器皿为主，
只不过奢华程度不一而已”。

的确，步入荆州博物馆展览大厅，首先映入眼帘的
就是大大小小的青铜鼎了。

鼎，青铜礼器中的主要食器，烹煮或盛放肉食类食
物。相传夏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以象征九州。自此，
鼎被视为国之重器，是国家和权利的象征。鼎的基本
形制有方形和圆形，方鼎四足，圆鼎三足。

鼎是青铜器里最重要器种之一，是古人烹煮肉和
盛贮肉类的器具。三代及秦汉延续2000多年，鼎一直
是最常见和最神秘的礼器。

夏禹曾收九牧之金铸九鼎于荆山之下，以象征九
州。自从有了禹铸九鼎的传说，鼎就从一般的炊器而
发展为国之重器。作家李麦逊说，中国从三代开始，就
以炊具作为权威的象征，“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
鼎，元士三鼎”；而贵族品级则是以炊具“爵”定位。如
果烹调象征“文明”，中国人进入文明境界之早之彻底，
在世界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著名历史学家、台湾国立中正大学历史系教授孙
隆基先生说：“人类学家李维·史陀即用‘熟’与‘生’作
为区分‘文’与‘野’之符号。由此角度看，中国人是世
界上最文明的国家，而潜台词是‘恐怕也是最腐化的民
族’。”

那时候，拥有的鼎越多，饭菜的种类就越多，排场
也就越大。

俗话说“一言九鼎”，足见吃饭也体现了地位的高低。
当年，楚庄王问鼎中原，其实也是在与周天子比

“吃喝”的排场，在“吃喝”中彰显其霸气。

簋，盛放煮熟的黍、稷、稻、梁等饭食的器具，《说
文》：“饭器也，方曰簠，圆曰簋，盛黍稷稻梁器。”簋有
圈足簋和方座簋两种形态，前者流行于春秋以前，后者
流行于战国时期。簋是商、周时期重要礼器，常作偶
数，与奇数列鼎配套使用，代表贵族的等级身份。

这种礼俗，至今仍然有一定影响。就说26年前
吧，为了庆贺联合国50华诞，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95
年10月21日向联合国赠送了一尊青铜巨鼎——世纪
宝鼎。

而在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庆典之际，中央政府也
向西藏自治区赠送了“民族团结宝鼎”。此举意义深
远，文化内涵颇为丰厚。

古往今来，可以说“吃”是人的第一本性和生存的
最为根本的需要。所以，政治家们常常说，能解决十多
亿中国人的温饱问题，就是最大的政治，也难怪“菜篮
子”永远都是官员和百姓说不完、道不尽的核心话题。

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一直处于农业社会的中国，
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加上天灾人祸频繁发生，使得

“温饱”成为“问题”。
于是，在古代国家被说成是“江山社稷”，这个“稷”

就是指粮食。在古书上，大多说成是黍类，也有的说成
是谷类。

所以，古代一直以“稷”为百谷之王，历代帝王都奉
祀“稷”为谷神，进而指代国家。

粮食等于国家，透露出的信息则是人们对于生存
的渴望。正如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俞为洁
在《饭稻衣麻》一书中写道的：“稻是人类最早栽培和驯
化的粮食作物之一，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
一。当今世界，有20多亿的人口以稻米为主食，人体内
20%的热量及13%的蛋白质都来自于稻米。”

所以，几千年下来，老百姓已经视“吃得饱”为幸福
了。“民以食为天”，在中国更是衍生成为丰富的饮食文
化。

秦人以这种造型简朴的鍪为炊具，置之于垄灶之
上以煮食物。此种圜底炊具的流行，导致了三足鼎的
衰落。

大量的考古成果足以为“吃货中国”佐证。除了在
商周等奴隶社会时期，随奴隶主贵族陪葬的物品以青
铜礼器为主，大约从战国晚期开始，墓里开始葬有稻、
粟等农作物。

而到了西汉文景时期时，以荆州为中心的楚地则
开始流行随葬陶仓，并在陶仓中放置稻、粟等食物。

仓身圆桶形，口微歙，平底、圈足（有两个长方形缺
口），靠上部有一方窗，上下各有两道弦纹。一侧中部
有一小圆孔，另一侧的上下各有一个小圆孔。仓盖作
圆攒尖顶，上有凸出的瓦脊。出土时，仓内尚有小栗。
通高26厘米。

荆州自古是鱼米之乡，以水稻种植为主的农业生
产起源很早。从考古角度而言，就已出土了大量与种
植、收获水稻有关的石刀、石铲、石镰等原始社会农业
生产工具。比如，位于荆州古城北几公里的鸡公山遗
址就出土了大量的新旧石器时代的生产工具。从几千
年到几万年前的都有。

同时，在京山屈家岭遗址、天门石家河遗址、武昌
放鹰台、监利福田遗址和公安县王家岗遗址，也都发现
了几千年前的稻谷壳或炭化的稻谷灰。经中国农业科
学院丁颖院长鉴定，在这些古遗址里发现的稻谷壳，属
大粒的粳型稻，与现在江汉平原普遍种植的稻种相同。

更为神奇的是，1975年秋，荆州博物馆考古人员
在纪南城内凤凰山167号汉墓中出土的陶仓里，发现
了四束外形保存完好的稻穗。

这四束稻穗，在出土时色泽鲜黄，穗形整齐，颗粒
饱满，芒和刚毛清晰可见，外形保存完好。

记得2007年，我曾在沙市谢家桥西汉古墓的考
古发掘现场，亲眼看到刚出土的一罐金灿灿的稻谷，
不过，却在考古人员用手捧出陶罐的瞬间，就变成了
青灰色。

这四束距今2100多年的稻穗，出土时的情景同样
如此，也在刹那间由金黄色变成青灰色。经鉴定，这四
束稻穗为粳稻，属于对光照不敏感的早、中稻类群，与
华南早季稻为同一类群，其穗长、千粒重、生育期、芒、
谷粒形状等等，都与现代粳稻基本相同，只是穗粒数仅
为现代品种的一半。

迄今为止，我国先秦的考古发掘，不仅没有见到过
保存完好的稻穗、颖、茎、叶，就是稻谷的果粒，大多也
只是存其壳或者碳化。比如，在楚国故都纪南城，当地
群众曾挖出过成堆的碳化稻米。

后来，考古工作者又在陈家台发现了楚国储藏粮
食的仓库，里面有着五处碳化了的稻米堆积物，明显有
被火烧过的迹象。经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碳14实验室
化验，这批碳化的稻米距今已有2300多年了。

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楚威王时期楚国
就有三大粮食基地，而国库里充足的粮食储备“粟支
十年”，一再为楚国政权的稳定做出贡献。公元前
278年秦将白起攻破楚国国都纪南城，一把冲天大火
将纪南城烧成废墟，陈家台这个楚国的大粮仓，很有
可能就是在这场毁灭性的战争中被烧毁后埋没于地
下的。

考古资料表明，荆州凤凰山西汉古墓发现的稻穗，
是我国目前所见年代最早、外形保存最好的稻穗。

可是，为什么荆州发掘了上万座古墓葬，为什么别
的古墓里都没有出稻穗，考古人员分析，主要原因有
二：一是取决于墓葬的密封情况；二是取决于季节。

考古人员同样在保存很好的荆州凤凰山168号西
汉古墓里发现了保存完好的稻谷，却没有发现稻穗。
原来，在墓主人下葬的季节里，江汉平原的稻谷还没有
成熟哩！

而荆州凤凰山167号汉墓的四束稻穗出土时色泽
金黄，说明是刚刚收割或收割下来不久的。据此推测，
这个墓主下葬时，可能正是水稻收割时期。

除了带上稻谷，在那“民以食为天”的年代里，古人
在“上路”时往往还会带上猪马牛羊肉，有的甚至还会
带上几坛美酒。

2000年2月，在沙市天星观2号楚墓中就出土了
随葬的水牛、黄牛、猪、鸡和鲤鱼、乌鳢、鲫鱼、红鲌等
鱼、禽、兽的骨头。

而1975年在荆州凤凰山168号汉墓中出土的文
物中，也发现有牛排、鸡骨、鸡蛋、粟、梅、枇杷、李、杏、
花椒、核桃、生姜、葫芦以及一大批酒器酒具。可谓是
凉菜、热菜、作料、水果和酒水样样俱全了。

帝王将相有阳春白雪的享受，农夫劳工也有下里
巴人的快乐，这是中国饭菜的魅力。纪录片《舌尖上的
中国》之所以流行，正因为拍的是吃货，讲的却是人情、
乡情。“吃”中有“情”，中国饭菜最复杂，也最简单。

俗话说：食不言、寝不语。对于中国人来说，“吃”
不仅是生命的需要，在某些语境下更是一种仪式。或
许，工业化和全球化能摧毁乡土社会的聚合，但始终无
法剥夺我们对于吃的独有情怀。

如果说，麦当劳和肯德基展现的是工业时代的工
厂式车间文明，一切都是那么透明、干净、快捷却又毫
无个性。那么遍布大街小巷的小饭馆、私房菜，则潜含
着老板或者厨师对于吃的理解，甚至对于人生的不同
解读。人类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华裔教授
张光直说：“达到一个文化核心的最佳途径之一就是通
过它的肚子。”

所以说，“吃”这一最为生物化、物质化的层面，可
能是理解一个民族精神气质和精神内核最重要的切
入点。

什么是中国？或者中国是什么？如果从吃的角
度来说，没有猪肉炖粉条的东北不是东北，没有刀削
面的山西不是山西，没有火锅的四川不是四川，而没
有鱼糕、千张肉、八宝饭、皮条鳝鱼……的荆州，就不
是荆州。

文物荆州

战国（公元前 475
年－前221年）

1986 年湖北江陵
雨台山56号墓出土

我们说屈原是个大“吃货”，其实他2000多年前生活和工作过的荆州城也是一座不折不扣的“吃货的城市”。每到临近春节，荆州古
城满街飘香，艳阳下到处都晒着腊肉、腊鱼。在国家一级博物馆——荆州博物馆里，用于吃喝的器物更是各具特色、琳琅满目。因此，
有人打趣道，荆州与其说是一座古城，倒不如说是一座“吃货的城市”。有人甚至说，荆州就是长江流域“最好吃”的城市。

战国中期（公元
前4世纪）

口径38.7厘米
通高42.4厘米
2000 年荆州天星

观2号墓出土

铜升鼎

荆州博物馆藏

荆州博物馆藏

饕餮纹簋
西周（前11世纪中叶～公元前771年）
荆州万城遗址出土

彩绘猪形漆盒

荆州博物馆藏

铜鍪

荆州博物馆藏

秦 代 至 汉 初
（公元前 3 世纪后
半叶）

腹径18厘米 高16厘米
2008年荆州谢家桥74号墓出土

仓
明器
荆州凤凰山168号汉墓出土

荆州博物馆藏


